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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阿库乌雾母语散文诗创作不论从艺术形式的创新和内容的开拓上，还是彝民族主体精

神的现代性寻求上，都有非常重要的价值和较为广泛的影响。对于民族文化精神的现代性寻求的意旨主

要体现在图腾文化遗迹的追溯与民族古典精神的重铸，传统思想资源的深掘与历史异化命运的抗争，文

化救赎与生存忧患品质的全面凸显。文化变迁与文化融合中的艺术精神创造。  

［关键词］阿库乌雾；母语；散文诗；民族文化精神；现代性  

阿库乌雾母语散文诗集《虎迹》不仅填补了彝族文学史上无母语散文诗集的空白，更重要的是“诗

人以不惧心灵伤痛、正视历史和现实、严于解剖的精神，审视、思考民族历史命运、文化结构和新的民

族精神，在回溯民族文化记忆，关照民族精神化石中凸现民族古典精神和诗人的生命情怀。”进而形成

了他独特的文化散文诗世界。本文仅以阿库乌雾母语散文诗集《虎迹》为例，从文化诗学的视角对其通

过母语的现代艺术实践，努力追寻并试图逐步实现的彝民族现代性精神寻求的深层心理结构和精神方式

进行学理的阐述。  

    

一一一一、、、、图腾文化遗迹的追溯与民族古典精神的图腾文化遗迹的追溯与民族古典精神的图腾文化遗迹的追溯与民族古典精神的图腾文化遗迹的追溯与民族古典精神的重铸重铸重铸重铸 

    

我们在翻阅阿库乌雾母语散文诗集《虎迹》时，不难从他细小入微的回溯中体悟出诗人复杂的哲学

思维和宗教情感。从《母亲》的祖先崇拜到《石头》的灵魂崇拜，再到《山寨》的毕摩苏尼崇拜，又到



《乌鸦》的避讳禁忌无不渗透着原始宗教文化习俗和纯朴而神秘的神巫色彩。这种远古彝民族文化记忆

中的图腾崇拜在《雪魂》、《野火》、《龙卵》、《铜网》、《草偶》、《虎骨》等篇什中也有深涉，

诗人在触及这些图腾物象深处的原初的崇仰意向、生存欲求时，强烈地感受到了作为本民族文化人自己

肩上所担负的时代使命和历史职责。在《乌鸦》的篇末诗人还感叹道：“但愿语言能变成手枪，但愿乌

鸦能变成食肉。”对传统宗教文化习俗的深省与自剖不言自明。  

 “在图腾崇拜的原始宗教神圣光圈中，也大量蕴藏着一种厚重而生动的精神力量，寄寓着本民族某

种集体理想和殊异的智慧创造。”诗人在《鹰·海》中，通过象征、暗示、隐喻等艺术手法，展示本民

族传统文化的宗教精神内质和元气，并使之成为重塑现代民族精神的重要文化资源： 

  

那个时候，杉树顶上鹰的足迹渐渐隐去，鹰的眼光有可能变为树筋；有海的地方，太阳与坚硬的鹅

卵石正在较量——你强时你占上风。我强时我占上风。历史长河已悄无声息地变成天上彩虹的灵魂。那

个时候，据说鹅卵石内脏里，深蓝色的大海在其上熠熠生辉；鹰翅膀变成神船在此游荡。我试想着拿起

冷若冰霜的铁锤去一个个地撬开看。但我还是害怕遭遇晴天霹雳……（《鹰·海》） 

  

这首母语散文诗是作者着意塑造的一个象征性的意象。彝族远古传说中的支格阿龙已成为本民族英

雄人物形象代表，他的灵魂好比“鹰”的翅膀和“海”的眼睛已经叠印成生生不息的民族古典精神，激

励着本民族子孙后代义无反顾的前行。在面对本民族文化规范遭到空前损毁，面对信仰危机、宗教崩溃

的时代，诗人自觉意识到“必须重新寻求和认同本民族原始精神实质，必须在艺术式追溯的文化记忆中

去实现对‘图腾文化期’与当代人类精神处境间的深层依托的前提下，才能完成更大的更新的精神创造

的时代使命。”青年诗人阿库乌雾从小受到彝族文化的熏陶，受到过良好而系统的彝汉双语高等文化教

育，同时也和同时代更多知识者一样接受过西方文化艺术思潮的影响。凭藉这种多元的文化结构和厚实

的知识储备，以及学者型的思维方式和审美指向，诗人以独特的视角，敏锐的思想，描述了先辈们长期



与恶劣的自然现象作斗争的历史进程，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不屈不挠自强不息的精神气质。也就是先辈们

用生命与血汗换来，并世代传承的珍贵的民族古典精神。正如诗中所描写的一样，彝民族古典精神也不

是一劳永逸的，随着社会的发展，那些怀疑“鹅卵石内脏”里“深蓝色的大海”上“鹰翅膀”展开成船

舶“在此游荡”的人，总是害怕自己力不从心，从而含蓄地表达了民族古典精神面临的挑战。其实每个

民族都有类似的英雄史诗或传说或故事。这里的支格阿龙仅仅是符号性象征，或者说是复合各民族英雄

人物的意象。所以支格阿龙是文化英雄，他是代表那个时代的民族生存精神和文化精神。从而诗人的文

化视野也不仅仅局限于本民族，而是由本民族拓宽到各民族，乃至整个世界。“由此表明了诗人由挚爱

本民族文化精神到挚爱中华文化精神，以及世界文化精神的，一步步的思想意识标向或美学追求的不断

提高的精神脉络。” 

 

二二二二、、、、传统思想资源的深掘与历史异化命运的抗争传统思想资源的深掘与历史异化命运的抗争传统思想资源的深掘与历史异化命运的抗争传统思想资源的深掘与历史异化命运的抗争     

    

《岩屋》作为一首直接刻画客观意象的散文诗，有其深厚的文化内涵。诗人力图在艰难困苦的历史背

景中，写出一个民族的发展过程和征服自然的精神境界。说明猿猴变成人类之前，虽然“这个岩屋常住着

昆虫飞禽”，但也是“人类”从“树居到陆居”的大跨跃阶段。当猿猴通过直立行走和劳动等逐渐变成了

人以后，开始在岩屋生火取暖，即发明了火，这又是人类文明进步和繁衍生息的良好开端和重要标志。在

与火的朝夕相伴中，几代人同飞禽、昆虫一起以捕猎为生，相依为命，然而先辈们从不甘寂寞，总是积极

向上，勇于拼搏，并设想“他们也像飞禽一样繁荣，像昆虫一样富强”而积蓄力量建造民居，这不仅仅说

明了人类向往吃穿不愁的幸福生活，更重要的是人类萌发了兴建住宅的想法。由此，人类在“岩屋下方的

坝子里建造了一座宽敞明亮的大房屋，从整块坝子望去多了一个亮点，从天空往下看多了一个星星”。人

类就是这样一步步创造了文明。这是人类知识结构、思想意识、道德观念的一次升华，也是人类文明的又

一重要标志。民族的居住习俗、生活观念、道德品质、行为活动和思想意识等大都是在从岩屋到平坝的居

住环境的演绎过程中逐步积累起来的，甚至民族传统文化也大都起源于这个时期。 



然而，伴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个人私利也在不断蔓延，各种消极思想也应运而生，“他们家曾经施

过羊肥的那些庄稼，买化肥来施后，一棵一棵地相继枯死”；“一碎片飞过他家屋檐，击破了他家主位上

方的祭祀板”；“又不得不去请毕摩了……”诗中反映了人类社会发展中艰难曲折的历程。可以说，“庄

稼相继枯死”是泛指人类求得生存与发展过程中，已经和正在付出的那份代价。“岩屋被炸毁、祭祀板被

击破”预示着信仰危机和宗教崩溃。“主人”自我毁灭了祖宗留下的文化遗产，或是文化精神，而遭到了

肉体的创伤与精神的损毁。恰好岩屋被炸开时，一碎片穿透“主人”的屋顶，把他家神圣不可侵犯的供奉

祖灵的祭祀板劈成了两半块。从而使祭祀板的灵气与光彩不复存在。这一碎片不单是击碎了房东“主人”

和祭祀板的美梦，亦唤醒了人云亦云的“我们”，从中反映了面对历史异化命运抗争的艰巨性和复杂性，

看到人类文明与落后的相对性，并思考着现实对宗教虔诚的演化。 

阿库乌雾在母语诗篇《虎迹》中感叹道：“天还没有亮，我就把羊群往熟悉的那条路上赶。但这批羊

始终不听使唤，领头的那只母羊也畏畏缩缩而挨了我几竹鞭。”诗人在叩问本民族的历史异化命运中，苦

苦追寻着原初彝人的荣光和开拓世界的进取精神。这是富有启迪意义的人生哲理。 

  

祖辈们细长的英雄结合在一起时，谁还不信能拧成漆黑的历史缰绳？谁还不信这根英雄结结绳如同我

家乡的小山一样多？谁还不信大大小小的人命与这些小山的竹笋一同竞赛？（《人命》） 

  

山地民族文化历史发展进程的遭遇，就如同诗人笔下所触抚的血债，原始与现代，愚昧与文明，民族

文化与生存焦虑在现实境遇中的二元对立都是长久处在固步自封的环境下孕育而形成的。尤其是沿袭“人

命值一匹马，马命值一碗酒”的乡规民约就更加助长了灵肉伤痛的蔓延发展。导致灵肉伤痛也在所难免的

悲剧不仅来自狭隘的变态心理，同样也来自迷恋谱系温床的坎坷“人史”： 

  



一个村庄里，一群丰满的女孩，有的成了蛇母，有的成了猴母，但他们没有察觉到她们的那些孩子祖

祖、孩子爷爷、孩子父亲们“猴子打猴子的鼻梁”和“蛇吞蛇肉”的故事，全变成金黄色的叶片，被她们

串进首饰里当作装饰物了。从大地上搭一架“梯子”到天上，引来了一油菜花般的美女立在“梯子”前。

但，没有人有眼福。“人史风流，人史风流”殊不知是大雁的鸣声抑或是黎明前小孩的哭声。（《人史》）  

  

诗人对母语词汇的组合构句已经到达炉火纯青的地步了，这样的彝语散文诗句是前所未有的。正如诗

人所言“今天的彝文文学不是民间文学的翻版，而是当代文学思潮下的文本”，言语的灵气和思维的卓异

构成了阿库乌雾独特的话语艺术，从《人史》中我们看到了诗人在母语创作上殊异的文化质素和超凡的精

神特质以及鲜活的现代气息。这既是对母语文化生命勇气的激活和促进，也是对母语文体表达形态的创新

和拓展。诚然，阿库乌雾用现代意识去审视、考察民族文化历史发展遭遇处境，也是力图作现代诠释，而

不是一味地发掘。因而，诗人能够从人类学的角度和人性本身的层面，沉思民族文化使命和时代精神，正

视现实人生的演进历程和社会发展规律。 

三三三三、、、、文化救赎与生存忧患品质的全面凸显文化救赎与生存忧患品质的全面凸显文化救赎与生存忧患品质的全面凸显文化救赎与生存忧患品质的全面凸显     

    

阿库乌雾在《毒草》一诗中对文化救赎品质与生存忧患品质作了全面的思考与深透的揭示： 

  

如果人类总是野心勃发霸气十足的话，那么须对症下药时往哪儿去寻觅顽症良药呢？恰好毒草能以毒

攻毒，而且在我们寨子上方有山都以长毒草而出名。只是疏远了才记不住与毒草同生同长、相依相伴的光

景。本来我们真实子孙的情意和思想自很早以前就如同看不见培育毒草的火焰一样燃烧着，在当下已发生

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毒草被青草掩映得不见朝气，并且部分被青草所取代。四周杂草也挤压毒草，连凹凸

不平的石块也容不下毒草。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毒草与草丛已到了格格不入的程度。这对毒草而言是令人同情的，而草丛却令人

厌恶了。事实上，毒草也是草，青草也是草，二者皆是同类植物，互不干涉。人类需要毒草时，就如同小

孩饿奶一样难以控制。苦涩的毒草既是人类各种“疑难病症”的拯救药，更是消毒防毒的常用品。毒草是

长在山顶沃土中的，沃土的乳汁养育了毒草。长年累月中，毒草历经日晒雨淋，饱经风霜冰雪，才熔铸成

自身的精华和高贵品质。这是极为罕见的。一旦人类被感染上病毒就只有毒草才能救治病害，消除病毒。

诗人将这种基于自我拯救而进行的自我磨难与自我埋葬的文化抉择进行揭示，又给人以启迪。由此，《毒

草》中所反映的是人类文化思想毒素根源中心里所遭遇的一滴醒目的血迹，它似一支猛烈拉起的箭射向人

类心里的杂念，使人们为之一震，感慨万千。 

在整个世界各民族文化相互撞击、相互整合、相互汇流的时代大潮下，诗人自然地感受到了彝族母语

文化正面临深度的震荡与变迁，传统价值规范遭遇空前的损毁。面对“文化历险与人格历险”，诗人在批

判传统与判逆传统中建构当代寓言式的文学模式，从而以期完成以自我救赎为起点的文化救赎的美学试验

和美学旨趣。诗人的母语文学创作正是在新的时代文化临界点上，作为优秀文化人必须担负的文化职责。

如：  

  

然而，不知何时，我也想做一次朴实的卦算：用我的躯体作占木时，但愿能测得我故乡那片森林的症

结。（《灵占》）  

  

  又如：  

    

尔比道：猎犬关圈中，骏马立厩内。从此以后，这个世界上的民居如密密麻麻的狗圈……说不定我自

身都可能成为狗圈的一片瓦板。美国新闻：狗命比人命难断。……彝族村庄：木板房黑油油，竹席房白生

生。（《狗圈》） 



  

虽然边缘文化逐渐向主流文化逼近，但时代多元文化与民族历史纵深文化传统之间仍然有“裂隙”，

并且东西方意识的差异，尤其是彝族地区固有的传统观念和宗教文化皈依，却暗示出“自我救赎”或“文

化救赎”的曲折历程。再如：  

    

据说女鬼是从公山羊演变而来，所以母山羊都不认公山羊，公山羊角也一代比一代纹络不起眼。但，

有了女鬼以后，世上就没有一个“正经”的男人。（《女鬼》）  

  

诗人目睹民族文化精神正逐渐消逝时，并没有袖手旁观，而是自觉担负起职责和使命，深切地呼唤民

族忧患意识和民族历史人格，从而构建出一种新的民族文化精神，使古老的民族生存精神焕发出新的生机

四四四四、、、、文化变迁与文化融合中的艺术精神创造文化变迁与文化融合中的艺术精神创造文化变迁与文化融合中的艺术精神创造文化变迁与文化融合中的艺术精神创造     

    

阿库乌雾的母语散文诗大都深沉而含蓄，并运用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以及象征主义和魔幻现实主

义等创作手法和表现技巧，将荒诞、离奇、怪异的神话故事与现代生活紧密结合起来，创造了独特而鲜明

的艺术精神世界和现代审美范畴，给读者提供了多样化的思考和探索余地。如《鹰之子》一诗，从多向维

度透视了“鹰之子”的外形与内质的变化，反映了现实生活中鹰之子如鹰似虎，与远古人兽“同居”后遗

传基因突变的神话传说交相辉映。从中预示了人类文化和思想的交流由来已久。当下，在世界各国、各民

族之间的文化交流与互渗程度日趋强化、深化的背景下，彝族文化正一步步走向“文化混血”之路。 

面对纷繁的现代都市生活，诗人的审美选择发生了明显的转向，为此他的母语散文诗也体现了艺术选

择的现代性视角和特征。他所写的忧郁感和寂寞感明显带有更深的现代性色彩，可以引发人们对于人类自

身文化存在价值的广泛的思考。他在《竹片遗言》一诗中写道：“我自身变成一只破烂的蝴蝶。我的子孙

们硬说超越我的话，必履行子女欠父母的是养老送终的诺言，不经意间，就把我抬到科学技术实验室，给



我安装了另一对冰冷的铁翅。我也身不由已，听天由命。”这种对民族文化精神的焦虑只有现代批判意识

的寂寞的诗人才能感觉到。人一旦进入现代生活的机器，人类自身文化也需要有一个吸收、融合和创造的

过程。而且，这些忧郁感与寂寞感，伴随着都市文化的崛起，物质性文化观念的冲击，维系人与人之间真

正情感的逐渐淡漠，个人的主体性所遭遇的扭曲和丧失，也就深深浸入了诗人的精神世界和审美情趣。也

就是说，“随着现代科技文明浸透程度的不断加深，随着外来文化的多种冲击与侵凌，彝族文化这片古老

而厚蕴的土壤正在发生着前所未有的变迁。这种变迁从日常生活的工具与器物、技术与运作逐渐深涉到人

的生存观念与意识、审美情趣与价值取向中去，一代彝族文化人的精神正处在传统与现代、蒙昧与文明、

获取与失落的激烈对抗与纠葛之中。” 

在《虎迹》文本中，多处描述了祭祀板的变迁，特别是在《祭祀板》一篇中这种文化意象更加突出和

深刻。诗人描写了长期以来彝族用以拜祖敬先的旧祭祀板被新的祭祀板所取代的过程与结果，曲折地反映

了彝族婚姻观念和意识形态的深度变革。 

  

第二天，一根白生生的没有一点污秽的新祭祀板随洁净仪式中炽石遇水声落脚于空着的祭台上了。但

由于这根祭祀板从没有熏过烟气，所以我们这个屋内瓦板也好，柱子也好，都找不到和它一样白的。 

从此以后，我再也没有去过我家的房主位了。  

屋外，白人黑人开亲的一天比一天多起来了。…（《祭祀板》）  

  

宇宙、自然和生命的本色都离不开黑白色彩，死意味着黑，生对应着白。这既是黑白文化在彝族传统

民俗文化的折射，又是强烈的视觉冲击。黑是心理、精神和视觉的承认，它寓意旧的文化积淀；白是道德、

信念和视觉的追求，它代表新的文化途径。黑木板自然且熏过而有文化含量，人们也对它习以为常，但有

其糟粕，不少顽固不化的文化劣根性有可能在其间。也就是说，我们视为宝贝的文化积淀，症结有可能在

此。一旦成了习惯思维，就不容易被人们察觉。只有接受过新文化的人用外来先进文化来审视、解剖自己



的文化，才能发现自我文化的症结。苏尼在变迁，苏尼文化也在变迁，实际上是整个彝族文化的变迁。这

种文化变迁已深涉到每个个体意识领域之中。在文化变迁，文化融合的当下，文化撞击、替代并非易事，

吸收、兼容的过程较为复杂，甚至有些情感、生命也要付出代价。然而黑白文化融合过程中，新的又与旧

的格格不入，新的文化源泉光照传统文化的土壤，不能简单地说谁好谁坏。旧的不适应时代发展要求，新

的文化体系又没有建成。彝族文化处于尴尬的两难境地。从中反映出惟有正视自我，消除文化劣根性，才

能适应文化也要与时俱进的要求。诗人在捕捉富于美感的意象中，融合中西诗艺并对母语散文诗的现代性

表达方式进行了探索。这种思想与意象在象征层面上的结合，就是对于文化变迁与文化融合中的现代性的

艺术精神创造的实践。  

综上所述，阿库乌雾的母语散文诗集《虎迹》是一部耐人寻味的佳作。不论从母语艺术形式的创新上，

内容的开拓上，还是彝民族主体精神的现代性寻求上，这本诗集都有不可替代的价值。不少篇什大量运用

多元的创作技巧，对传统的彝语叙述模式和表述体系作置疑、颠覆，但又不故弄玄虚。尤其是对民族文化

记忆的触摸与体察，对现代性传达方式的思索与构筑，在这里都有深刻的体现。这是诗人始终站在文化制

高点上，以现代审美意识观照彝民族传统文化的同时，“用自己的心灵和笔触从事实中体察时代的变革，

审视时代的灵魂”的结果。由此可见，阿库乌雾母语散文诗“超越别人的地方，就在于他能够用人性中最

美好、最纯粹的心灵之光照亮史实。”这本散文诗集是对于彝民族文化全景式的展现与观察，也凝聚着诗

人的良知和智慧。其涉猎文化领域十分广阔，艺术思维的时空跨度颇大。有关族群文化记忆、文化变迁、

文化转型和多元创造之中的主题内容、语言风格、审美旨趣、艺术本体无不彰现出诗人对本民族精神的现

代性追寻。同时，诗人在历史与现实之间，将个人的理想、情感和人民的理想、情感结合起来，熔民族性

于世界性，铸传统性于现代性，挖掘民族文化的优越性，反思民族文化的劣根性，始终着眼于整个人类社

会当代及未来的发展趋势，在理性思考深厚的彝民族传统文化积淀的基础上，呼唤和寻求更符合现代人类

生存的，具有典型的现代性品质的民族文化精神。  

（原文载于《民族文学研究》2006 年第 04 期） 



与活力。 

 


